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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与极小：后新陈代谢时代的日本建筑与都市
XL AND XS: JAPANES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THE POST-METABOLIS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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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社会常常作为一系列矛盾特性的

综合体而为人所知：它是许多现代技术与

创造的领跑者，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但

同时是众多传统文化与价值的保卫者；它

是高速运转的经济机器，又伴随着五花八

门的娱乐文化和少年文化的繁荣；在高度

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和有些僵化的秩序规范

之下，却也随处可见即兴而为和不乏人情

味的事物。日本的大都市恰恰是这些矛盾

性的集中体现：传统与现代、秩序与混

沌、严肃与娱乐，伴随着尺度上的强烈反

差，日本城市的可阅读性往往在于片段而

不是整体。

从尺度而言，日本都市中建筑之差异有时

达到令人惊诧的程度，巨大的现代结构与

渺小的木构小屋比邻而安的情况在城市中

随处可见。建筑师的介入方式也有极大的

差别，从乌托邦式的巨构设计到街角巷头

的缝隙空间都有当代建筑师的用武之地。

城市的多元性给建筑师带来多样化的创作

机会，直接导致了建筑创作的繁荣，即使

在经济不景气的年头也常常有一些小而精

细的作品面世。建筑尺度的差别与介入方

式的不同既和日本的城市状态与城市文化

有密切联系，也和经济的起伏波动息息相

关，同时它们也反映了相当不同的创作态

度和建筑哲学。日本城市环境提供了建筑

创作的大文脉，建筑师对城市的不同态

度，或激进或保守，或融入或隔离，成为

许多建筑设计的理论铺垫。

极大与极小的城市介入均来自于对城市的

诠释，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60年代已

经露出苗头。那是个大规模城市重建的年

代、崇尚技术进步的年代、消费主义萌芽

的年代 。建筑师面对日本经济的起飞、大

量人口涌入城市、汽车和现代通讯日渐普

及、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引入改变了城

际交通方式，城市不断扩张，城市内部更

新的步伐也越来越快。除此之外，高层建

筑技术成熟，在突破了抗震能力的瓶颈之

后，日本大城市解除了高层建筑的限制，

使城市向更高密度发展1。这些变化给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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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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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了。”日本建筑的发展依托于日本文

化，这个文化与民族背景的独特性在于其

自身的“稳定的生长性”，区别于中国文

化的“生长的稳定性”。这就是我们的建

筑历史感的基础。

由于涉及文化层面的内容庞杂，这部分文

章都出自特定角度和观点的延展。王可尧

的文章从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史观中自

然环境、生态条件和地理位置这些因素对

文明史进程起到的作用”得到启发，体现

在日本文化和联系到日本建筑领域的“能

动的变迁”现象。彼得·王从城市的庞大

和住宅的微缩思辨角度，阐述了日本城市

中的微观主义态度。丁力扬的工作更多体

现在一张宏大壮观的图解上，这是一张由

四百多位日本建筑师名字及其进入建筑领

域年份这类最基本信息组成，由延续性中

最重要的师承关系组织在一起的图表。图

表最终的形态基本是一个带状的图案，也

许用同样的方法制作的中国建筑内部师承

关系会是一种扇形的图案。所以，这张图

表的宏观视角所呈现的信息可能比局部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有趣。

本期杂志切入日本后新陈代谢时期这个时

间范围，进入当代日本建筑与城市这个

大话题，从新陈代谢运动中巨构城市（建

筑）这样的大尺度开始，逐渐转向小尺度

的微观研究，展现时间上的跨越所带来的

观念上的变化；最后我们再回到宏观，落

脚于日本建筑与城市受日本文化影响这一

命题的讨论。总之，本期杂志从时间次序

上延续了《丹下健三与新陈代谢运动：日

本现代城市乌托邦》一书对日本建筑与城

市主义的研究，以中日建筑文化的比较这

个课题为背景，兼顾宽度和深度，纵横论

析日本后新城代谢时期的城市与建筑，希

望这些探究，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

建筑与其当代城市的演变。 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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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促使他们站在更

高的角度把握城市发展的进程和以更大的

手笔来设计建筑。但与此同时，城市中大

尺度和小尺度之间的矛盾——具体说就是

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运行与个人的生

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城市作为一个集体象

征与个体特征的表达之间的矛盾，和巨大

尺度的市政建设与小尺度的个体建筑的更

新频率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给建筑师

和规划师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陈代谢运动

新陈代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建筑

运动，它也是一个城市主义的运动：一群

青年建筑师在新时代的技术乌托邦精神的

感召下，提出激进的城市设计方案，试图

整体性地解决城市、建筑乃至社会的一揽

子问题。 新陈代谢派的创立者包括建筑评

论家川添登、建筑师浅田孝、菊竹清训、

黑川纪章、大高正人、 文彦、 工业设计

师荣久庵宪司和平面设计师粟津洁等人，

他们在1960年的世界设计大会上发表了名

为《新陈代谢1960：新都市主义的提案》

的宣言性小册子，丹下健三作为这些建

筑师的导师深刻地影响了新陈代谢派的论

述，而他的另一个学生矶崎新也是这个运

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鼓吹者2。

新陈代谢的城市主义主张、设计哲学和

隐含的政治抱负在笔者的《Kenzo Tange 

and the Metabolist Movement: Urban Utopias 

of Modern Japan》 (2010年Routledge出版

社) 和瑞姆·库尔哈斯与汉斯·奥布里斯

的《Project Japan: Metabolism Talks》 (2011年

Taschen出版) 两本书中已有详细的描述与

讨论，在这里就不再赘述3。不过，我想谈

谈新陈代谢派是如何面对城市中的极大与

极小尺度的设计介入问题，因为这实际上

是新陈代谢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

大与极小的论述不但影响了这些新陈代谢

建筑师在1960年代之后的建筑实践，而且

对日本乃至亚洲的城市主义和当代建筑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陈代谢主义者认为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

社会中，城市的构成已逐渐演化成两种极

端的元素；一种是巨大的系统和结构，好

比高速公路、火车站、桥梁和整个城市的

规划等，另一种是越来越微小的个体元

素，如标准化制造的盒式公寓、路边的临

时性商店等。这两个元素有不同的“代谢

周期”（Metabolic Cycles），前者是“永

久性元素”（Permanent element），在城

市演进的进程中起到支配和稳定的作用，

它的存在是长期的，变化是缓慢的；后者

是“常变性元素”（Transient Element），

在城市演进的进程中起到推动更新的作

用，它的存在是短期的，变更频率很高。

前者影响整体城市系统的特性，提供其

成长的骨架，后者提供具体的功能性的空

间。新陈代谢对这两种元素的区分事实上

与后来阿尔多·罗西在“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中提出的区分城市中“纪念物”

（Monument）和“居住区”（Residential 

Area）的理论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对现

代主义中的功能主义的否定，转而从结构

学的角度来分析城市4。

新陈代谢主义者认为在当时日本城市现状

中这两种元素的关系是离散的，从而导致

了城市的无序。规划者必须以新的方式来

组织城市中尺度、更新周期跨度极大的元

素，建立一个更有序的符合城市生长规律

的城市系统。在寻找这个新的系统的过程

中，他们常常以有机生物体的构造为参照

物。以这个二元论为基础，他们发展出一

系列的城市设计方案，赋予极大结构和

极小空间以不同的造型，指定其不同的

更新频率，并以表现性方式将两者连接

起来。最典型的作品是黑川纪章1972年设

计建成的东银仓体大楼（Nakagin Capsule 

Tower），这座建筑物是由两座高度分别

为50-60m的塔式核心筒和144个集装箱

式的单人公寓构成的，塔是现场混凝土浇

筑的，每个盒式公寓都是在制造电车的工

厂生产出来，然后在现场仅以4个强力螺

栓锚固在核心筒上，理论上可以拆卸和

更换。黑川声称两者有不同的“代谢周

期”，核心塔作为主体结构应该永久存

在并且根据需要生长（塔顶设计成开放

式），而盒式公寓作为次级元素必须定期

更换，每个只能使用25到35年5。

这个区分主体与次体、整体与个体以及极

大与极小尺度的手法实际上存在于几乎所

有的新陈代谢作品中，但其所基于的设计

哲学乃至对城市未来的愿景却不尽相同，

从这个角度讲现代很多历史学家把新陈代

谢简单地归为一个巨构运动的结论就站不

住脚了。事实上新陈代谢派对这些关系的

诠释是多元化的，他们中的不同建筑师提

出了不同的模型设想未来城市的结构，可

以归纳为三个理论：巨构、群造型和“废

墟”。这几个理论分别带来一系列作品，

并且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影响了大量的

建筑作品和城市规划，其影响不限于日

本，而是已经扩展到其他亚洲城市中。在

这里我就对新陈代谢和极大与极小的关系

三个概念以及它们对日本与亚洲城市发展

的影响进行一定分析。

巨构

从中银仓体大楼的设计概念和建筑物本身

的规模可以看出来，巨构的概念虽然常常

涉及到超大型的体量，其核心并不是简单

的“Bigness”。有的设计虽然体量不大，

其形态结构却是基于巨构的手法。巨构首

先是一个城市设计的概念，但在城市尺度

上完全实现的很少，常常在像仓体大楼这

样的建筑设计中象征性地表达出来。巨构

图1 大阪梅田天塔，原广司设计

图2 《新陈代谢1960》封面



10 城市 空间 设计

特别报道 极大与极小 Special Report XL and XS

有三个核心特点：首先是主体结构和次级

元素的区分，形成一个等级性（Hierarchy）

十分明确的结构；其次，主体结构和次级

元素不但在体量上有区别，更有不同的

“使用周期”，主体结构的稳定性（或者

说永久性）和次级元素的定期更新推动巨

构城市持续生长；再次，在城市设计上，

建筑与城市市政系统融合，城市成为一个

超大型的建筑。这三个要点在 文彦和瑞

纳·伯奈姆（Reyner Banham）对巨构的定

义中都有明确的表述6。如果分解一下，巨

构都是由一个极大的三维结构系统（Struc-

ture）和或填充或安插在这个系统上的极小

的个体单位（Cell）组成的，由于结构的稳

定性，个体单元作为活性元素具有很强的

可变性，随着巨构设计的发展，它们常常

以预制的可直接插接的仓体出现。

影响最大的新陈代谢的巨构设计莫过于丹

下健三的1960东京规划，又常被称为东

京湾规划。丹下设计了一个极为壮观的线

性城市，一道笔直的立体高速公路主轴

（丹下称之为“脊柱”）横跨30多公里

长的东京湾把东京市中心与海湾对岸的千

叶市连起来，“脊柱”上凌空架立着纵横

交错的巨型板式摩天楼作为城市新的商务

区、行政区和港口。与“脊柱”垂直分出

众多次轴道路，连到海面上无数的巨型居

住建筑上。每个住宅可容纳3 000-5 000

居民，整个新的海上城市可分担全东京一

半的人口，共同构成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大

都市。

东京湾规划体现了巨构形态的一个显著特

点，即严格的等级性结构。这个特点决定

几乎所有的巨构规划都显得相当僵化，尽

管很壮丽。巨型结构和微型的人居空间之

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一个大城市中本应

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往往被简化为乌托邦

式的两元关系。这导致巨构城市的原型在

实际的规划应用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和挫

折，比如1960年代保罗·鲁道夫（Paul Ru-

dolph）设计的下曼哈顿高速路计划（Lower 

Manhattan Expressway）和丹下本人主持的

旧金山耶巴布维纳区（Yerba Buena）的规

划都遭到居民的强烈抵制而中止。然而在

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巨构主义的设计手法

仍然不时地被运用到大型项目的规划设计

中，其中最典型的建筑类型数70、80年代

以后大量出现的大型机场航站楼和购物中

心。它们不但体量庞大，而且吸纳了越来

越多的功能，俨然成为一座座小型城市。

新陈代谢派的梦幻而又富有细节的城市形

态给后来激进的城市设计带来灵感，也提

高了这些大规划介入的可信度。巨构的这

种影响在亚洲大城市的发展中表现尤为明

显。日本在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进行大

规模的城市再开发，在一定尺度上实现了

新陈代谢的一些概念。比如，东京、横滨

和千叶等城市加速填海，在东京湾上造了

一个又一个的岛屿建成新的居住区和商务

区，有名的如东京通讯港和横滨的21世纪

未来港，作为新的城市中心，它们吸纳了

巨构概念中高密度城市三维系统等一些特

点甚至一些未来派的形式。这种规划理念

和建筑造型在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相继腾飞的

时期也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大城市。

近期以来，随着人们对气候环境变化和城

市的可持续性的关注，巨构形态常常被结

合到超前的绿色建筑概念中，常常被表现

为巨大的三维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紧凑城

市，它容纳城市的多种功能，并具有维持

自我生态平衡的能力，极大地减少了碳排

放，而且在自然灾害中能独立支持一个城

市的功能。这样的概念作品包括文森·凯

乐博（Vincent Callebaut）设计的耸立在纽

约罗斯福岛上的像巨大的蜻蜓般的竖向农

场和凯文·索霍（Kevin Schopfer）设计的

漂浮于新奥尔良的海湾上称为NOAH的三

维立体城市。

群造型

事实上对巨构的批判在巨构运动处于上升

时就已经从新陈代谢派的内部萌生了。

文彦在1964年出版的《集合形态调查》一

书是第一部明确描述巨构形态的专著，

但他也明确指出了巨构的局限性7。在书

中， 文彦定义了三种集合形态，分别是

构成形态（Compositional Form）、巨构形

态(Mega-Form)和群造型(Group Form)，而

他明显倾向于群造型。不同于巨构的等级

性的形态逻辑，即主体结构优先于个体单

元，群造型的整体性来源于个体与个体之

间的联系。这种形态秩序可以从世界各地

的许多民居聚落看到：民居的单体之间具

图3 东京中银仓体大楼在建设中，黑川纪章，1972。大桥

富夫摄影

图4 丹下健三站在东京规划1960的模型前。Akio 

Kawasumi摄影

图5 横滨21世纪未来港

图6 NOAH项目，凯文·索霍，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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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相似性，包括它们的尺度、空间、

院落、屋顶、材料以及与街道和城市空间

的关系等等， 决定整个城市的是隐性的形

态逻辑，而不是物质性的巨型结构。换句

话说，在群造型中，驾驭城市整体形态的

不是极大尺度的主体结构，而是极小尺度

的单体；整个形态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

上而下形成的。 文彦在他的书中使用一

张日本村落伊贺的航拍图作为群造型的例

子。整个集落的共性就寄藏于每个个体之

中，所以即使一些单体被拆除或更新，或

者集合扩张新的单元加入，也丝毫不影响

整体形态的特质。因此群造型有着巨构无

可比拟的灵活性。

对民居集落的研究在60年代达到一个高

潮，出于对现代主义城市理论在大型城

市再开发实践中所产生的结果的失望，

许多建筑师对民居集落和传统城市空间

产生兴趣。同在1964年，由伯纳·德鲁

多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策划的大型

展览“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开展，引起建筑界的轰动，使

更多建筑师把注意力投向乡土建筑8。在

日本，东京大学一个称为“都市设计研究

体”的研究小组调查了日本全国大量的传

统城市和村镇，对传统城市空间进行深入

研究，其题为“日本都市空间” 的研究

成果起先发表在1963年的《建筑文化》杂

志，作为单行本在1968再次发行9。这个研

究的影响极为深远，领头人不但有像伊藤

这样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有矶崎新

和其他受新陈代谢理论影响的建筑师，因

此在青年建筑师中反响强烈，使他们热衷

于去探索并在实践中运用传统城市空间设

计的原理。后来发展的黑川纪章的“灰空

间”和 文彦的“奥空间”等设计概念就

是广为人知的例子。 同为东京大学毕业并

在东大任教的原广司更是以民居集落为自

己的研究中心，其设计也深受其影响10。

文彦本人积极地把群造型的理论应用在

建筑实践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代官山

建筑群系列。从1967年到1992年的25年

间，他接受同一个业主的委托，共设计七

期建筑，功能有住宅、商店、小办公楼和

大使馆，分布在旧山手道的两旁。尽管每

一期建筑的形式随着功能和基地的不同而

变化，也随着建筑技术和材料的演变而持

续地更新，所有建筑在体量、高度、空间

关系、庭院、与街道的关系、乃至立面比

例等方面都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成为城

市设计的典范。 文彦也把群造型的理论

运用在校园设计中，最近的新加坡共和理

工学院就是一个代表作。

“废墟”

新陈代谢的第三个理论称为“废墟”，这

是一个来自于矶崎新的更加激进的建筑批

判，也是对特定的日本城市存在的一个论

述。矶崎新谈到这个思想的直接来源是他

小时候所见证的广岛核爆，一个城市在瞬

间就被夷为平地。在日本，能毁灭城市的

不仅仅是核爆和战争，还有时时隐藏的地

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危险，2011年发生

在福岛的地震与海啸及其所导致的核事故

可以说是这些隐患的缩影。所以虽然矶崎

新和新陈代谢建筑师在很多设计理念上站

在一条线上，他却不能接受城市能在一个

永久结构的支配下永继发展的乐观观点，

也对巨构的设计手法抱怀疑的态度。相

图7 三种集合形态， 文彦，1964

图8 代官山建筑群， 文彦，1967-1992

图9 筑波中心，矶崎新，1983

Compositional Form（构成形态） Mega-Form（巨构形态） Group Form（群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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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他认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遇

到“巨变”（Metamorphosis），其结果是

人类环境不断在城市与废墟两种状态之间

轮回。

矶崎新用他的建筑以及艺术作品对“废

墟”进行诠释，包括一幅大型拼贴画叫

做“未来城市的毁灭”（Destruction of the 

Future City）。这幅作品参加1968年米兰

建筑三年展，结果在当年横扫欧洲的学生

运动风潮中展馆也被学生占领了，展览没

有成功。在亚洲，相似的左派学生运动或

文化大革命使许多城市几乎彻底停摆，以

一种反讽的方式证实了城市的“废墟”状

态的存在。经过这些政治运动和反思的日

本建筑在70年代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

建筑思潮的主流转向对现代主义和新陈代

谢的英雄主义的批判，以“废墟”为代表

的颓废主义和急速发展的商业文化所带着

的消费主义、复古主义和娱乐精神主宰

了建筑创作。不同于50、60年代的纪念

性的和大尺度的建筑与城市形态，20世

纪后面几十年时间出现的作品很多以碎片

（Fragmentation）、轻盈（Lightness）、表

皮（Surface）、 融解（Dissolution）等具有

“废墟”特性的不稳定形式为特征。这些

特征在 文彦、筱原一男、原广司、长谷

川逸子、伊东丰雄、坂茂、隈研吾等建筑

师的作品中可以不时发现。矶崎新自己也

贡献过几个重要的作品，包括直接以古典

废墟为主题的筑波中心。

结语

新陈代谢运动留给日本建筑和都市的遗产

可以从两个方面看。首先是建筑师的传

承，新陈代谢派举起当代科技和日本传统

两面旗帜，从当代城市的问题角度出发考

察建筑，提出大胆超前的设计理念。它在

深入挖掘日本城市与空间特色的基础上与

西方先进建筑思维接轨，这是从上一代日

本建筑师手中接过来的事业，但在他们手

中发扬光大并走出去，真正成为影响世界

的建筑运动。日本后一代建筑师也在他们

的影响下继续在实践上创新并开拓新的建

筑论述，保持日本当代建筑的繁荣。迄今

日本建筑师已获得四次建筑普利兹克奖

（仅次于美国），其中两位得奖者直接参

与新陈代谢运动 。

新陈代谢运动更重要的遗产则来自它对

日本乃至亚洲的建筑与城市的多方面的

影响。新陈代谢不是一个单纯的巨构主

义运动，相反，它容纳若干对巨构的批

判，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批判，这使得它

成为一个反映日本建筑与城市主义思潮

的运动。这种多元性与批判性从对“极

大”与“极小”这对矛盾体的关系的不

同的态度中得到很好的反映，新陈代谢

建筑师提出若干不同建筑与城市设计理

念，其目的在于从当代社会中日益分化

的两极之间找到牢固的联系桥梁。在

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之后，日本主流建

筑师就从对“极大”的崇拜走向对“极

小”的关注。筱原一男、安藤忠雄、伊

东丰雄等人投入到对人居空间和人性空

间的研究，创造丰富的建筑空间。

最后，从当代多元化的建筑实践与日本城

市的关系看，对城市的关注和把城市研究

作为建筑理论和创作的基石始终占据重要

的地位。这种城市与建筑的交互关系无疑

是从新陈代谢运动开始一脉相传下来的，

尽管研究方法、关注点以及得到的结果

已大不相同。犬吠工作室（Atelier Bow-

Wow）从城市的极小空间入手，关注城市

中规划所能控制范围之外的城市介入，反

过来对极大尺度的规划产生影响。这种影

响不局限于对设计的指导，而常常切入我

们对城市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认知。

另一个例子就是矶崎新的废墟理论，这个

看似离奇的理论却反映当代社会的一个真

实片段，而且在中国颇为常见。虽然我们

所处的年代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大为降

低，自然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控

制，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大规模城市化和城

市更新的背景下，许许多多的城市片区被

整体拆除，而在尚未清除的废墟上，一座

座新城已经在冉冉升起，不正像是矶崎新

所描述的城市与废墟的轮回在文明社会的

现实版吗？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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